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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隋炜凤

  通讯员 孙孝远 张彬

  又到一年高考时。
  考场内外，青春与梦想交织，期盼与坚
守同行。高考于国人而言，从来不止一场考
试，它承载着家庭的寄托、青年的理想，更
镌刻着国家与时代的前行印记。而1977年的
恢复高考，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大事，不仅
扭转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更成为国家命
运的关键拐点。
  循着潍坊市档案馆珍藏档案与亲历者
的讲述，让我们回望那个特殊的冬天，重温
潍坊大地的高考记忆。

一一声声春春雷雷：：重重开开知知识识改改变变命命运运的的通通道道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放宽身份、年龄限制，明确工人、农民、
上山下乡与回城知青、复员军人、应届毕业
生等符合条件均可报考，实行自愿报名、统
一考试、择优录取，重开知识改变命运的
通道。

  消息犹如春雷，唤醒蛰伏已久的求知
渴望。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并配
发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
望》；11月8日，《大众日报》刊登《山东省一九
七七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简
章》，文中明确招生对象、考试办法、体检安
排等关键信息；11月20日至25日，全省招考
报名工作火热进行。昌潍大地的青年们，迎
来了久违的希望之光。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家住潍
坊市区的武军是1977年高考的亲历者，他道
出了一代人的共同心声。1977年，21岁的武
军是潍坊市红艺校的一名物理教师，母亲
从报纸上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第一时间
告知他，兴奋与渴望瞬间被点燃。他果断报
名后，白天坚守讲台授课，夜晚挑灯温习高
中课本，还专程请教潍坊二中的化学老师，
在工作与备考中全力以赴。

冬冬日日考考场场：：镌镌刻刻时时代代印印记记的的特特殊殊答答卷卷

  1977年12月9日至10日，昌潍地区高考
如期进行——— 这是恢复高考后唯一一次在

冬天举行的考试。来自各行各业的考生齐
聚考场，还出现了诸如师生同场、兄弟叔侄
同试的现象。
  考试文理分科，公共科目为政治、语
文、数学，文科加试史地，理科加试理化，报
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则于11日加试外语。高考
考题由各省自主命题。潍坊市档案馆保存
的1977年山东省高考原始试题，至今仍透着
鲜明的时代气息。
  以语文试卷为例，整张卷面只有三道
大题：第一题作文《难忘的一天》，考查考生
的写作水平、时代认知等；第二题要求解释
词语“诽谤、踌躇、明火执仗、居心叵测、高
瞻远瞩”，是对考生词汇量、成语理解和政
治素养的综合考查；第三题的文言文试题
选自“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故事，要求考
生给文言文加标点并译成现代汉语。对于
语文试卷，理科考生只需要作答作文题，文
科生则要全部作答。
  数学试卷包含了函数的定义域等题
目。政治试卷则包含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等
六个大题。
  武军清晰记得，作为理科考生，他的作
文刚过及格线，物理科目他胸有成竹，几乎

全对，但是一道“猪圈面积最大值”的数学
题，成了难忘的“拦路虎”。考完后他继续教
学，不久就收到体检通知。当南京航空学
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通知书送
达，全家欢欣鼓舞。1978年2月入学前，同
事们为他送行拍了合影，照片上“欢送武
军同志考入‘南航’”的字样，定格了一个
青年的命运转折，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机
遇降临。
  档案记载，1977年全国570万人报考，
原计划招生21.5万人，后扩招至27.3万人。
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文科2 2 0分、理科
200分。
  在武军看来，当年的学子身上，有深入
骨髓的求知欲，自我管理与自学能力极强，
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知识为
翼，奔赴国家建设需要他们的地方。

薪薪火火相相传传：：初初心心不不改改，，青青春春逐逐梦梦正正当当时时

  从那个充满希望的冬天，到如今热气
腾腾的夏天，高考早已成为刻在人们心里
的精神符号。当年在灯下苦读、考场追梦的
潍坊青年们，用知识改变了命运。今天，新

一代潍坊学子带着同样的赤诚与热爱，即
将步入盛夏考场，续写新的故事。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无论时代如何发
展，用知识点亮人生永远是高考动人的答
案。愿每一位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奋
力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图片由潍坊市档案馆提供）

  潍坊市档案馆是国家一级综合档案
馆、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全国中小学档案
教育社会实践基地，配备标准化库房与专
业保护技术，是集中保管城市记忆的重要
场所。现诚邀社会各界踊跃捐赠各个历史
时期的珍贵档案资料，包括文字记录、照
片、声像、图表、书籍、字画、实物等，尤其欢
迎家谱族谱、传记回忆录、新旧影像、老物
件等反映城乡变迁与个人生活的资料。对
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将向捐赠者颁发证
书并授予优先使用权。

《大众日报》刊登的《山东省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简章》。 1977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数学试题。 高考考场。

回望1977：

潍坊冬季高考，改写命运的时代春雷

  印象中，潍坊的六月，总是炽热的。
  最近翻读潍坊的历史，读到一条很短的
记录：1926年6月，中共潍县第一次党员代表
大会在茂子庄村王全斌家的场院屋举行，到
会代表20余人，会议选举产生了山东省第一
个县级党组织——— 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
员会。
  到今年，刚好100年。
  可能很多城市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场
院屋。场院屋是农村建在打麦场旁边的简易
房，大多是土坯的，供看麦场的人晚上睡觉，
也堆放一些农具和粮食。老照片上，那个场
院屋只有一扇门，以及一扇并不大的窗，想
来，20多个人挤在那个被太阳晒透的土屋
里，应该很热吧。
  但比天气更热的，应该是在场所有人
的心。
  或许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是潍坊党组
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那时种下的“星火”，
将燃遍潍坊这片红色的大地。
  只是资料里，没有他们所有人的姓名。
有名有姓的，只是“庄龙甲任书记，牟洪礼任
农民委员，张同俊任宣传委员，扈梅村任组
织委员，王全斌为候补执委”。
  那就，从他们开始说起吧。

一

  小时候的庄龙甲，属于“别人家的孩子”
那种类型。家里穷，但他学习好、人品正，自
己很有主意。1920年，庄龙甲高小毕业后进入

一所初级小学当老师，不给工资只管饭。五
四运动的浪潮传到了当时的潍县，激荡着庄
龙甲那颗年轻且热烈的心，他迫不及待地想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21年9月，庄龙甲揣着家里卖了三亩地
才凑齐的学费，来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庄龙甲认识了王
尽美。我想，这两个人一定有深入的思想碰
撞，庄龙甲一定能看到王尽美眼中的“火
焰”。1923年，庄龙甲经王尽美介绍入党，这是
信任，也是托付。
  1925年初，庄龙甲回到潍县，公开身份是
毓华小学的代课教师。一个22岁的年轻人，
放在如今，大概刚刚走出校门，还在适应第
一份工作。庄龙甲却没有这个选项。他白天
上课，晚上走村串户，2月，他就在庄家村建
立了潍县第一个党支部，并担任书记。3月，
在潍县城南的南屯村，庄龙甲组织建立山东
省最早的农民协会。
  庄龙甲的工作能力如此突出，我很好
奇，照片里那个有着乌黑头发、看上去特别
刚毅的青年，是怎么向没有多少文化的潍
县老乡们宣扬他的信仰的？是怎样将如此
繁杂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且富有成效的？
这期间他要躲避多少耳目、历经多少风险？
资料里没有记载，他好像也从来没有提过，
或许在理想和信仰面前，这些付出都不值
一提。
  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山东第一
个县级党组织。此后不久，寿光、益都、高密
相继建立地执委，潍坊成为全省县级党组织

最早、最密集的地区，活动也开展得轰轰
烈烈。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昂扬向上的故事。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但我不敢往下翻。我知道接下来的年份
是哪些。

二

  历史不会驻足，翻过去，便是1927年。那
年，大革命失败，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
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不少同志面临生命
危险。
  庄龙甲病了。因长期奔波、劳累、殚精
竭虑，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喘不上气，甚
至咳血。在同志们的反复劝说下，庄龙甲在
1928年秋天，到安丘的一处秘密联络点休
养。那是一间药铺，既方便治病，也容易
隐蔽。
  但叛徒告密，1928年10月10日，庄龙甲
被捕。
  审讯的人把他吊起来，用细麻绳拴住两
个拇指，吊在房梁上，施以残酷的刑罚。他承
受着透骨的痛，却依然大喊“共产党人不怕
死，怕死就不是共产党”。
  10月12日，南流镇大集。敌人故意选了人
多的日子，把他押到集市上。他抓住最后的
机会，向赶集的群众喊话。
  行刑的人用铡刀铡下他的头颅，并将
其头颅挂在了潍县城东关的南门上，示众。
  那一年，他25岁。

  后来，那颗头颅被人取下掩埋，但至今
没有找到埋藏地点。1963年烈士遗骸迁葬烈
士陵园时，棺木里，只有躯体四肢的遗骸，和
一条断裂的皮腰带。

三

  庄龙甲牺牲两个月后，王全斌被捕了。
  中共潍县地执委就诞生于王全斌家的
场院屋。1928年，王全斌任中共高密县委书
记。12月，他去济南开会返回途中被特务认
出，押回潍县，关了起来，敌人迫切希望从他
这里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包括哪些人是共
产党员。
  审讯他的人，用了一种我至今无法平静
读完的方式对待他。他们割下他的双耳，他
忍着剧痛大骂。敌人又割掉他的舌头，逼他
写出党员名单，他用手写“共产党好，能救国
救民”。敌人又剁掉他的双手，他用脚在地上
写“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遭受酷刑之后，他
怒目而视，他们又挖出他的双眼。
  他始终没有招。
  1929年1月9日深夜，他被残害后沉入荷
花湾。那一年，他29岁。
  有人说，王全斌是“钢铁战士”，可他的
身体里哪有什么“钢铁”，他有的，只是一具
与你我相同的血肉之躯。
  读这段史料的时候，我反复想一个问
题：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到底靠什么撑住。
信仰是一个很大的词。但也许在那个审讯室
里，他所依靠的，只是一口气。
  就是不能输给你们。就是不能。

四

  庄龙甲牺牲的消息，是怎么传到同志们
那里的——— 这一段，是整段往事里最让我沉
默的地方。
  1928年10月12日，县委委员牟洪礼去
向庄龙甲汇报工作，到达南流镇后，听说
庄龙甲牺牲了。牟洪礼控制住情绪，急忙
赶到庄家村。他召集了秘密会议，在会上
只谈形势，布置任务，只字未提庄龙甲的
牺牲。
  他不敢说。他怕突然说出来，同志们的
心理防线会崩塌。但他又不能不暗示，毕竟
这事关组织的稳定和大家的安全。
  临走之前，他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
  老子英雄儿好汉，
  庄稼不收年年盼。
  死而复生精神存，
  在与不在何必言。
  南北东西人知晓，
  流芳百世万古传。
  后来才有人看懂了。每句第一个字连起
来，是六个字：老庄死在南流。

  屋里寂静无声。
  我在想，牟洪礼写下这六个字的时候，
心里是什么滋味。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并
肩战斗的同志，变成六个隐藏的字。一张纸
条，替代了一场追悼会。写的人不能哭，看的
人也不能哭，因为外面到处都是敌人的眼
线，因为革命还在继续，没有人有资格停下
来悲伤。
  他们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人。没有灵堂，
没有墓碑，没有哭出声的追悼。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革命不是请客吃
饭”。

五

  在中共潍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举行
的地点——— 茂子庄村，当时开会的场院屋已
不复存在，当年的村落也已经成为茂子庄小
区。这里距离胶济线不远，当年，庄龙甲常常
沿着这条铁路奔波，去济南学知识，在潍县
发展党组织。
  如今，胶济线上的火车早已被呼啸的动
车组取代，那些途经此处的人可能不知道，
100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在这条路上走
过，带着信仰，带着梦想。
  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火种，在小学的课
堂里、在老乡的炕头上，在深夜、在凌晨，在
肺病折磨得他不停咳嗽的时候。他一定很
累，但他从来没有停下来。
  翻看完这段历史，我的心里有一句话，
一直说不出口。后来我想，这句话，牟洪礼或
许当年也想过，但他也没有说。
  这句话是：老庄，我们送你，没有哭
出声。
  不是不想哭。是不能。
  当年没有哭出来的人，那些把眼泪咽回
去的人 ，那些用一首藏头诗当追悼词的
人——— 他们沉默地站在历史的深处，像一
面墙。
  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走在墙的这一面。
阳光照着，风吹着，火车按时经过。
  而墙的另一面，他们始终没有走远。他
们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像在等一件事。
  也许是等我们能过上他们豁出命去换
的那种日子，也许是等我们会在某一个夜
里，忽然读懂那六个字，然后也像当年的那
些同志一样，在灯下静默良久，把涌上来的
东西，又轻轻压回去。
  像一场迟到的、没有哭出声的追悼。
  潍坊的六月是炽热的。是热泪，是信
仰，是每一位热爱这片土地的人那颗赤诚
的心。
  （谨以此文，纪念庄龙甲、王全斌、牟洪
礼等诸位先烈，纪念山东省第一个县级党组
织——— 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00周
年。）

潍坊六月 星火炽热
◎范国强

庄龙甲故居内的雕像。齐英华 摄 王全斌家的场院屋（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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